
 

【明慧网】沈阳市铁西区法轮

功学员王希斌女士曾被非法劳教两

年多，二次被非法判刑，共遭关押

迫害达八年之久，因长期遭邪恶迫

害，于二零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含

冤离世，终年七十四岁。 

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王

希斌接到沈阳铁西经济技术开发区

检察院通知,要求她第二天上午九

点去检察院一趟。第二天，检察院

一个姓李的打电话问家属，王希斌

怎么没来？她现在是监视居住，如果

今天 5 点前不来，就叫警察去抓她。 

    此前，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

日，沈阳市铁西凌空派出所警察到

王希斌家实施绑架，劫持到医院检

查，图谋非法关押。因王希斌胸部

有影，王希斌回到家中。铁西区国

保说，十一日再到胸科医院检查，

企图继续迫害。王希斌被监视居

住，被要求随叫随到。 

王希斌（王希彬）一九九七年

修炼法轮大法后，以前的多种疾病

不翼而飞，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

好。同时，她的精神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从自私、多虑、争斗、怨

恨，变的宽容、忍让、任劳任怨、

为他人着想。随之而来的是，家庭

和睦了，孩子懂事了，工作、事业

有成了。周围亲朋好友、邻居同事

都从她的变化中看到了法轮大法的

美好。 

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出于

妒嫉而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王

希斌因坚持修炼而遭多次迫害,她

说：“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十六

年里,我三次被抓，四次被抄家、

抢劫,二次被判刑（一次三年,一次

三年半）,一次被劳教,一次被关洗脑

班。在看守所被关押中被单位除

名。在这八年九个月中,我受到酷

刑折磨，非人的虐待,给我从精神

到肉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经济上

造成巨大损失。迫害中给家人带来

了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挽回的终生伤

害。” 

二零一五年六月，王希斌加入

诉江大潮，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出

了控告。以下是她在控告书中陈述

的被迫害的情况。 

1、第一次被抓，在派出所、看守

所遭酷刑 

二零零一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七

点多，沈阳市铁西区贵和派出所

七、八个着便衣的警察，胁迫邻居

敲门，冲进我家,不出具任何证件,

抄抢走我的全部大法书籍、讲法录

音及真相资料及私人用品,将我戴

上手铐,塞进警车,还把我女儿也带

上车（女儿未修炼法轮功）,给女

儿精神造成伤害。这时我看见儿子

坐在车里，原来是儿子贴真相被

抓，牵扯到我（儿子被关在沈阳张

士教养院迫害后不练了）。 

    在派出所，警察录口供，我不

配合，他们找来铁西分局专门搞逼

供的“高手”给我上一种叫“苏秦

背剑”的刑罚搞逼供，将一只手从

肩伸到后背，另一只手从后背往上

伸，再用手铐将两只手铐上，然后

将手铐挂到高处（或者脚尖能够着

地，或者够不着地，随他心情）。

这种酷刑让人生不如死，十四年过

去了，至今胳膊仍留有后遗症，不

能上举和后弯。 

两天后，我被送到沈阳第一看

守所关押。一进看守所，就被强行

扒光衣服侮辱。在看守所，我绝食

反迫害，他们用野蛮灌食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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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的鼻腔口里捅出血，嘴肿很

高，用钢勺撬嘴，牙撬掉了几个，

没掉的也活动了，插管子使胸部难

受，经常咳嗽吐血。他们为推卸责

任，把我送进了监管医院。 

2、被枉判三年 在监狱遭残忍折磨 

在看守所被迫害期间，工作单

位却将我除名，给我和家庭造成灾

难和痛苦。二零零二年六月，铁西

区法院开庭，诬判我有期徒刑三

年，把我送到沈阳大北监狱（搬迁

后改名为辽宁省女子监狱）。 

一进监狱，我又一次受到扒光

衣服的侮辱。我被分到九监区二小

队，小队长是董芳，监区分管法轮

功的队长是张延彤。每天早七点出

工，晚七点收工，每天还要把干不

完的活带到监舍去干，每天只能睡

四～五个小时觉。我的脚和腿每天

都肿到膝盖，鞋也穿不了。夏天

热，又借口不能和人接触，就把我

的床放在门后，我被迫害的前胸起

痱子，一挠肿成一片，奇痒无比，

以后年年犯，直至现在到伏天时还

有反应。 

她们为了转化我，软硬兼施，

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资料、电视，

让犯人收集我的言、行（多数是犯

人编造的），在犯人大会上让她们

拿出来批判。还让犯人都不跟我说

话，孤立我。 

招数用尽了，也没好使（转化

我）,最后大、小队长不得不赤膊

上阵,拿出看家本事——耍流氓、

无赖。一天早晨出工时，小队长跟

我说：今天你不用出工了，你到车

间水房站着，直到转化为止。并要

管水房的犯人看着，要我站在水房

中央，手放到两侧，腿不能打弯，

不许我东张西望，不许蹲下，吃饭

站在原地吃。如果我有违反，看着

我的犯人不减刑。就这样每天从早

七点站到晚七点，水房（转下页） 

 



 

  

 

出现两个证人，我问另一个人是

谁，他说出我丈夫的名字，我问他

证明我什么，他说证明你炼法轮

功，我当时就觉的其中有诈。回家

后才知道，派出所警察用这种卑鄙

下流的手段骗我丈夫写证明，再把

它变成诬陷我的证据。二天后我被

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

我又一次受到扒光衣服的侮辱，受

到强制抽血的迫害。 

大约在二零一零年的三月份，

我被投入辽宁省女子监狱七监区二

小队迫害。一到监区又扒光衣服检

查，侮辱。把被褥都拆掉，将棉絮

拿出来检查。白天在一间没有监控

的屋里，两个转化我的人强制放污

蔑法轮功的录像，强迫看污蔑书

籍、材料。开始让我坐着，后来站

着，再后来强制站在一块方砖上，

不准移动一步。晚上别人都睡觉

了，才把我带到最里头靠冷山的小

屋里，睡在靠窗户没有被褥的光板

上。她们就这样整整折磨我三个

月。后来整个监舍刷浆，没有地方

了，又用强力劳动来折磨我，让我

收拾三层楼的地面、门窗、玻璃上

的浆，这哪是六十多岁的人干的活

呀，累得我腰酸背痛，四肢无力，

走路都摔跟头。 

半年后我回到小队，小队的环

境更恶劣。监区为创收，定额、数

量不断攀升，惩罚手段层出不穷。

我被叫作“案板工”，为做服装流

水线的机台做辅助工作，一个人要

服务多个机台。如果你活没干出来

或有质量问题，不用犯人头和队长

出面，涉及到哪道工序，那个机台

工都得跟你玩命，因为牵扯到挨

罚，扣分和减刑的问题。每时每刻

都得考虑能否供应上机台，哪儿可

能出问题。如有问题，赶快带回监

舍哪怕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补

救。不然就会出事，就会有人被

罚、被打、被扣分、不减刑、电棍

电等。所以人人自危，人人自保，

互相争斗，互相伤害。在这样恐

惧、紧张的氛围下，在超强度、超

负荷劳动的高压下，身心每天都在

分分秒秒中煎熬着，这样的日子终

于熬到了尽头。  (节选) ◇ 

了，站起就来抓我，嘴里喊着：好

哇，你骂我是蛆，今天我非整死你

不可。他把我推出门外，一拳将我

打倒，用穿皮鞋的脚，往我头和肋

骨上一顿踹，我用手护着，头破

了，手也破了，肋骨可能折了，不

能喘气，不能动，睡觉躺下、起来

都得有人帮。 

一天二楼出现了一帮男狱警，

横眉立目的，一看就象打手，大家

都感到了气氛的紧张，终于这一天

到了。我被石宇队长叫到一个屋

里，交给一个叫马吉山的男狱警，

他问我：还炼吗？我说：这么好的

功法咋不炼呢？！他抓起我的手就

往铁床栏杆上铐。我问：你这是干

啥？他说：你不是炼吗？叫你尝尝

炼的滋味。他把我另一只手铐到另

一面栏杆上，两只胳膊成一字形抻

直，把脑袋塞进二层铺底下，再将

两条腿用绳子捆起来，这种刑罚叫

抻刑。只一会儿，手铐就勒进肉

里，再一会儿大汗淋漓，再一会儿

就昏过去了。然后拽着我的手在早

已准备好的“转化书”上按上手

印。第二天他说昨天那个不行，再

写个正式的。我不写，他说：昨天

那滋味挺好吧，要不再来一次？一

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暴露

无遗。三天后我回到小队，才知道

整个二楼的人都被这帮打手用各种

酷刑强行转化。 

一次我拒绝剥大蒜，受到加期

两个月的迫害。在我回家时，马三

家劳教所打电话让铁西区“六一

零”来接我。在路上，他问我，认

识的怎么样？我说真、善、忍哪有

错啊！就这一句话，他们就又把我

送到“沈阳市铁西区张士教养

院”，劳教一个月。 

4、第三次被抓 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零零九年六月八日,我在和

平区大润发超市送给一男士真相光

盘，被他领着和平区胜利派出所的

警察抓走，当天他们抄了我家，一

无所获，第二天又抄了一次，在我

丈夫褥子下搜到一张真相单张。我

丈夫告诉他们，那是我从外面捡

的，他们叫我丈夫写个证明。 

在公审我的法庭上，起诉书中

（接上页）里潮湿阴冷，鞋每天都

是湿的，晚上包夹看着不让晾，收

工时腿肿很粗不会动，意识指挥不

了它，得慢慢移动,恢复。可是一

收工就是急的，包夹一来接,拽着

就跑，得赶快回到队伍里去。每天

收工包夹都是连推带搡,连喊带骂,

不但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还要承

受精神上痛苦。 

3、第二次被抓，在马三家劳教所

遭受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一天的晚

上，我和学员在铁西兴华公园讲法

轮功真相，被预谋已久蹲坑的铁西

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到铁西分局，被

铐在铁椅子上。当晚他们抄了我的

家，抄走大法书和几张真相资料，

第二天把我和学员送到沈阳第二看

守所迫害。 

在看守所，又一次被扒光衣服

侮辱。在看守所我绝食，警察叫来

五～六个刑事犯将我拖去灌浓盐

水，致使我胃痛，不能吃东西，我

坚持炼功恢复了。一个月后，铁西

分局的警察将我提出去，给我读了

劳动教养决定书，不让我看，也不

给我，说你听就行了，这是给马三

家教养院的。 

马三家教养院阴森可怖,因为

据说有江泽民的指令,想怎么迫害

就怎么迫害。我每天被强制坐巴掌

大的塑料凳，听污蔑之词。我闭眼

睛，队长任红赞就来掐我的眼皮。

我低头，她就揪我头发往墙上撞。 

一天，大家统一反迫害，不穿

劳教服。一个男狱警进来了，问为

什么不穿？我说：因为我们都是好

人没有罪，这里进进出出几年来也

有上万人，别人不知道，你们应该

知道哇，你看那厕所收拾的里外锃

亮，一点味都没有；那食堂更是，

一点灰尘都没有。餐具、桌凳几年

来象新的一样。有人吃饭时无意间

将脚蹬在凳子上，别人看见了就告

诉她拿下去，而且所有清洁剂、工

具都是我们自己掏钱买。这样的人

是坏人吗？他有点语塞，他说：我

们也是为共产党做事，没办法。我

着急的说：难道你没有你自己吗？

难道你只是个躯壳吗？他立即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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